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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都西安钟楼出发，东行 1.8公里，入建国
路南行约 160米，坐东朝西，一座掩映在新老交
替、高低参差的楼房群中的独门小院映入眼帘。
小院北牵建国二巷，南挽建国三巷，两层高门楼顶
端像极了一部厚重的经典巨著。

两侧门柱上悬挂着一副红底黑字的隶书楹
联，上联曰：“深入生活，筑高原，攀高峰，建功新时
代。”下联曰：“扎根人民，推新人，出新作，奋进新
征程。”书香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便是位于西安市
碑林区建国路83号的陕西省作家协会。

在陕西省作协成立 70周年到来之际，让我们
一起领略其独特的风采。

一

建国路 83号，至今保留着高桂滋公馆的称
谓。高桂滋（1891—1959年），字培五，陕西定边
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
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
等职。高桂滋公馆建于 1933年，与南邻张学良公
馆中间夹着一道称作金家巷（后更名建国三巷）的
丁字小巷，占地 10余亩，是一栋中西合璧、以西为
主的二层小楼与三座四合院相通相连的建筑群，
以兼顾全家老少数十口人不尽相同的审美爱好。
公馆建成后，由于战事不断，主人戎马倥偬，终究
未能居住。新中国成立后，高桂滋将这座别具一
格的建筑无偿交给人民政府。

1953年 10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更名
中国作家协会，原各大区作家协会均改为大区所
在城市的中国作协分会。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筹委
会经过综合考虑，最终选定闹中取静、深宅大院的
高桂滋公馆作为会址。

高桂滋公馆大门西开，面临建国路。大门两
侧是门房、车库以及司机、副官的住所。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正对大门，前院正中的一个直径约 16米
的圆形喷水池，莲花状喷口高约 2米，池中“鱼可
百许头”，池周有栏杆、小桥。池北约 20米，是一
座占地 287平方米，由混凝土立柱和砖木混合建
造的两层小楼：一楼为半地下建构，主要用作储藏
室，置有小型燃煤水暖锅炉，水被烧热后，用人力
升压，把热水送到楼上的散热器中，这就是当时的
暖气；二楼门前 10级台阶，拾级而上，是宽 1.6米、
长 10米的廊檐。廊檐之上，三扇门呈“品”状开
放，中为进入小楼大厅的正门，西为会客厅偏门，
东为主卧室门。进入大厅，左边是会客厅，会客厅
内有餐厅。大厅后排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客房，又
称东西耳房。院内从前到后栽植着玉兰、紫薇、石
榴、月季、玫瑰等名贵花木和桃梨果木。沿小路向
东，经过一座以成排玫瑰和高架葡萄为主的大花
园，穿过一个圆形小门，三座四合院就呈现在眼
前。据工作人员介绍，小楼所在的院子被称为大
楼院，而三座四合院的小院则称作偏院。四合院
从东到西，坐南向北，大门均开在启新巷（后更名
建国二巷），院落之间既有通道联系，又相互独
立。四合院的平房全是砖木结构，院中青砖铺地，
院中央栽着海棠树。四合院中南房为上房，建在
约0.5米的高台上，呈“凹”字形，一进两开，中间为
起居客厅，外边有走廊，东西两侧各为卧室。东、
西皆为厢房，可以居住，亦可作为餐厅和客房。北
房虽没有上房那样宽阔的廊檐，但阳光充裕，比上
房更加温暖。

如上，大致是高桂滋公馆建成时的原貌。四
合院东侧是解放后收购来的几处居民院落，建筑
不一，高矮不同，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馆使用面
积。此地原为西北妇女联合会办公地，因其撤
销，交由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和陕西省中苏友好协
会共同使用。至 1963年后者撤销，全院归前者独
立使用。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由于业务不断拓展和人
员陆续增多，从实用角度出发，高桂滋公馆经历了
较大规模的改动，只保留下前院小楼和圆形喷水池
的原貌。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小楼西南角紫荆
树下，醒目地竖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82
年2月23日公布、陕西省人民政府1985年12月12
日设立的“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
安事变旧址——高桂滋公馆”字样的方形石碑，吸
引不少游客，特别是文学爱好者竞相参观合影。

二

随着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于 1954年 11月 8日隆重召开，标志着陕西文学工
作者正式在时为建国路 7号、之后先后改为建国
路71号、83号的高桂滋公馆“安家落户”了！

作为礼堂的前院小楼，专门用以举办重要文
学会议和对外交流活动。在 20世纪 60年代，苏
联、日本、印度尼西亚作家代表团就前来访问过；
20世纪 80年代，苏联、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日
本、意大利、德国、泰国、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也陆
续前来访问；20世纪 90年代，德国、匈牙利、南斯
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团抵达访问；2000年
以来，摩洛哥、塞尔维亚、叙利亚作家代表团等纷
纷来这里访问。可以说，这栋前院小楼见证了陕
西当代文学发展繁荣和对话世界文坛的每一个弥
足珍贵的足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陈忠实曾与这

里有过长达 12年朝夕相处的经历，其在《办公室
的故事》文中写到——

一九九五年初夏，西安阴雨连绵。我早晨上
班走到那间顶多十平方米的平房前，围着几个后
勤办公室的干部，说我的这幢房子下沉了。我顺
着他们手指的墙壁一看，砖墙齐崭崭断裂开一道
口子，可以塞进指头。他们告诉我绝不能再住了，
却没有别的房子调换，让我等待，说是前院一间房
子正在翻修，需十天左右弄好。我便趁此无处立
足之际，住进医院，去做医生早就催着要割除的一
个粉瘤。待我康复回归，后勤办的干部领我走到
前院一座独楼前，指着东边的耳房，说这就是我的
新办公室……

作为办公区，后院三座四合院从东到西分别
为 1、2、3号院。1、2号院用于机关办公和专业作
家创作；3号院属《延河》编辑部，后来又创刊《小说
评论》。在这个几乎所有人提起笔能写、拿起稿能
编的大家庭里，行政干部、专业作家、杂志编辑的
角色随时可以互换，一身兼多职者十分普遍，例
如：胡采既是作协党组书记、主席，又是作家、评论
家，还是《延河》《小说评论》主编；王汶石是作协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又是驻会专业作家；路遥既是
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又是《延河》小说组组长和
驻会专业作家；陈忠实既是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主席，又是驻会专业作家、《延河》主编……如
此，三座四合院便成了坊间戏说的“大杂院”。

或许正是由于其“大”且“杂”，开门办协会，开
门办期刊，接地气，通清气，才成为全省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
集聚地，有慕名拜访的，有求教指点的，有投送稿
件的，有畅谈交流的，时常因一个不同的文学观点
而争得脸红脖子粗。但回过头，又是心贴心、手拉
手以至恨不得“两肋插刀”的好朋友。作家之“家”
嘛，进入这里就算回到“家”啦，客气个啥？

而建国路 83号给予中国文坛最大的影响和
给予文学陕军最大的鼓舞，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创作导向，其中：柳青定居长安皇甫村 14年，推
出长篇巨著《创业史》等；王汶石多次深入渭南、咸
阳农村体验生活，推出中短篇小说《风雪之夜》《沙
滩上》《黑凤》等影响深远的艺术精品。陈忠实在
其《为了十九岁的崇拜》一文中，无限深情地记述
了读高二年级时，与爱好文学的两名同学从新出
刊《人民文学》上初读《沙滩上》的情景：“三个人几
乎是接力式地迫不及待地阅读了，相约着走出学
校后门和后门外的操场，翻过灞河长堤和柳树林
带，在灞河水边的沙滩上围坐下来，讨论起《沙滩
上》来了。这样的讨论连续有三四次，都是在晚饭
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进行的，每一次都持续到熄
灯就寝的钟点……”（见《人民文学》2000年第 2
期）；杜鹏程深入宝成铁路工地，推出中短篇小说
《在和平的日子里》《夜走灵官峡》等系列佳作；李
若冰扎根柴达木石油勘探队、四川盆地石油勘探
工地，推出《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等系
列佳作……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文艺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春天里，分别代表陕北、关中、陕南创作
阵营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驾马车”时代，更
是以文学为生命，或与一线矿工同吃、同住、同劳
动，或以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思考于斯的厚
土依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或立足时代大变
革之风口浪尖，板凳坐得十年冷，我手写我心，我
心向天问……如此，由建国路 83号蔓延而出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人民而歌”之创作风
气蔚然形成，文学“陕军东征”之风历久弥新。

在这里，镌刻下老中青陕西文学人，以会为
家，废寝忘食，挥汗如雨，深耕文学沃土的身影；在
这里，路遥以超常的勤奋、毅力与才华，多年如一
日，“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出荣获第一届全国优
秀中篇小说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第二届全国
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人生》、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用年仅 42岁的生命兑现
了“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追求；在这
里，陈忠实以厚积薄发的力量，创作出《初夏》《十
八岁的哥哥》《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等精
品佳作，尤以垫棺作枕的长篇巨著《白鹿原》辉映
文坛，诠释了“文学依然神圣”的信仰。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陕西
文化大省、文学强省建设的神圣职责使然，建国路
83号焕发蓬勃生机，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前后院
之间废弃的库房原址上拔地而起一栋南北宽约15
米，东西长约 54米的 3层楼房，名曰“创作之家”。
后因四合院年久失修老旧下沉之故，作协机关和
所属事业单位整体迁入“创作之家”，从而一定程
度改善了干部职工的工作、学习环境。其中，一层
最东侧的陕西文学陈列室，清晰地展示了陕西文
学的发展脉络，尤其生动翔实地介绍了中国作协
西安分会——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陕西省作家
协会 70年一路走来的创业艰辛，观之，令人唏嘘
慨叹。难怪2018年3月，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
主席铁凝来陕调研时，高度肯定陕西文学在全国
的重要地位，特别指出：“陕西不仅是文学大省，更
是文学强省，从某种程度上说，陕西重要作家文学
的高度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

建国路83号，中国文学历久弥新的地标！
□赵刚

建国路83号：
历久弥新的文学地标

大夏石马继承了中国汉代石刻艺术
雄浑深沉、体魄巨大、生动传神的特点，代
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水
平，同时也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珍贵文物。

这是一匹1500多年前的石雕骏马，由
整块花岗岩雕成。它驻足而立，昂首正视
前方，静中带动，灵动感十足。

大夏石马远看高大威猛，近看呆萌可
爱，侧面曲线流畅，身上有精美图案，马面
刻有铠甲。仔细观察，它看似直立，其实
在悄悄使劲抖动后蹄，准备奔跑。因其常
年伫立于户外，经过千百年风雨洗礼，身
上伤痕累累——尾巴已断掉，耳朵不见踪
影，胸部和铭文处都有残缺，但威风犹存。

根据《未央区志》所载，大夏石马为
“大夏真兴六年（公元 424年）刻。”原在汉
城乡西查寨村外，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高2米、长2.25米，昂首端立，前腿并直，后
腿微屈，造型古朴刚健。马的前腿屏壁题
有“大夏真兴六年岁在甲子夏五月辛酉”

“大将军”等字。史载五胡十六国之一的
大夏，为匈奴族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所
建，首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
占据长安后，由其子赫连璝镇守。赫连璝
兼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真兴
六年被其弟所刺而亡，此石马可能是为纪
念他而立。也可能因为赫连璝居于汉长
安城宫室内，而这件大型的石马应是其宫
苑石刻之一。

“真兴”为赫连勃勃年号。陕西靖边
县统万城遗址笔者曾去过几次，重要的一
次是 2016年国家邮政局发行《长城》邮票
时，把统万城遗址搬上了第7枚邮票“高原
北望”上。

“大将军”就是赫连璝。他当年就是
骑着这匹战马，跟随其父攻下了长安城。
此后，他又以太子身份任“大将军”并镇守
长安。真兴六年，是赫连璝镇守长安的第
6年，也许是为了纪念自己曾领军攻克长
安的赫赫战功，抑或为了怀念陪伴自己征
战南北的铁骑神骏，赫连璝令工匠雕刻了
这匹石马，且在石马上镌刻下雕造年月和
自己的官职姓名。石马雕成后，置于赫连
璝的驻守之地——汉长安城的长乐宫前，
时称“汉城石马”，直至大夏灭亡。朝代更
迭，此石马始终不曾挪移。

大夏即为大夏国，是东晋十六国时期
少数民族、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国家，
拥有陕西北部和内蒙部分地区。赫连勃
勃于公元407年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建
统万城为都，耗时6年，寓“统一天下，君临
万邦”之意。统万城是中国历史上在沙漠
中建造、匈奴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

接着，赫连勃勃于十年后的公元 417

年统率大军一举攻占长安。这件大夏石
马成了大夏国铁骑神骏征战南北的纪念，
成为唯一有文字刻载证物。

大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
朝之一，仅存在了 24年（公元 407年—公
元431年），留存至今的遗物寥若晨星。这
件刻有大夏国年号极为珍罕的石马，是迄
今发现的大夏王朝唯一有文字纪年的遗
物，其价值不言而喻。

大夏石马是从汉城遗址的一块麦田
上发现的，发现人是著名美术史学家王子
云、考古学家何正璜夫妇。

何正璜的考古游记中曾撰文记述：
1954年初夏，和西北历史博物馆同仁前往
西安汉长安城遗址考察时，在一片麦田中
看到一匹石马。众人原本以为是汉代石
马，当他们拭去尘土，惊喜地读到“真兴六
年”等字样时，确定了它是 1500多年前大
夏国的遗物。这一次考察促成了伫立千
年的大夏石马移步西安碑林。

石刻马造型艺术非常明显地继承了
秦汉以来的表现手法，从大处着眼，循石
造型使其神态毕肖，生动异常。充分地运

用线刻、浮雕和圆雕相结合的处理手法，
整个雕塑以圆雕的形式出现，但在表面做
了大量的线刻以及浅浮雕处理，既保持了
雕塑的厚重感和饱满感，又具有一定的绘
画效果和装饰效果。

王子云曾记述这件石马：“造型质朴、
古拙，与西汉霍去病墓的几件石马，特别
是‘马踏匈奴’所表现的遒劲刚健的风格
颇为接近。由于马腹下有一个空隙，雕刻
者为了保持四腿的坚固，所以前后腿雕成
两个屏壁。这种巧妙的安排，在当时说
来，是很进步的。”这段对大夏石马艺术价
值的评价，足以说明它在中国雕塑艺术史
上的重要地位。

值得说明的是，1954年初夏时，汉长
安城遗址还属于长安县第八区（三桥
区）。查阅《未央区志·大事记》才发现，
1954年初夏过后的 9月 25日，西安市人民
政府通知将长安县的第八区（三桥区）划
归西安市，西安市第八、第十一区建置撤
销，合并建立未央区。区政府设在自强东
路。此时才是未央区诞生之日，但属于小
未央。因而“大夏石马”又成了未央区的

出土文物。
于是，1954年起，国宝级文物大夏石

马就伫立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戟门西侧的
亭子里，与另一件国宝级文物唐代景云钟
相“对望”。

经历 1959年 9月一场大火烧毁了孔
庙主体建筑大成殿之后，戟门就成了目前
孔庙建筑群中最为珍贵和古老的建筑。
戟门又称启圣门、仪门。当人们穿过戟
门，就可以看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戟门西北侧的这件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夏
石马。

大夏国的短命，源于内乱的皇子夺
嫡。还是真兴六年，这一年，赫连勃勃有
了废太子之意。太子赫连璝出兵攻打弟
弟赫连伦，开始了大夏皇子夺嫡的斗争。
赫连璝成功攻杀赫连伦后，也许是被胜利
冲昏了头脑，在返回长安城途中遭弟弟赫
连昌刺杀。在长安城驻守多年、一直梦想
接替皇位的赫连璝，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
一生。大夏国经此变故，从此迅速走向衰
落。公元 425年，曾经叱咤风云、血气方
刚、成就霸业的赫连勃勃驾崩，时年只有
45岁，其子赫连昌继位。而在同一时期，
北魏却实现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年轻的拓
跋焘即位，史称太武帝。拓跋焘 5年间多
次对大夏国用兵，先后攻克统万城和长安
城，俘获了大夏皇帝赫连昌，奠定了北魏
北方霸主的地位。

公元 431年，大夏灭亡。大夏石马也
成了赫连“夏”与拓跋“魏”之间攻守转变
的见证者。

国宝级的大夏石马，一匹跨越千年的
石雕骏马，属于那个时代的存世孤品，历
尽沧桑，光耀千秋。 □朱文杰

大 夏 石 马

大荔县沙苑地区因其境内土壤类型
主要是砂壤土，质地疏松，透气性和排水
性能良好，土壤中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元
素，适宜芝麻根系发育，能够提供芝麻生
长所需营养，加之水资源丰富，成为我国
著名芝麻优质产区之一。

每年五月份，当大地回暖、万物复苏，
勤劳的沙苑人民便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翻
耕土地，播撒下一粒粒充满希望的芝麻种
子。当夏日的热情像火一样燃烧着大地，
芝麻苗迅速生长。

进入七八月，芝麻田迎来了最为壮观
的时刻——开花期。芝麻茎秆虽不高，仅
三尺有余，却能开出白、桃、紫等颜色的钟
形小花。这一时期的芝麻田，就像一幅生
动的田园画，充满了无限诗意与生机。

待到秋天来临，成熟的芝麻荚便会自
动裂开，释放出一粒粒饱满的种子，宣告
着新一轮生命的循环即将开启。当果实
成熟，轻轻一触，便如烟花般爆裂。这一
幕，不仅令人想起“芝麻开门”的童话故
事，更寓意着芝麻生命中那份不屈不挠、
生生不息的精神。正如“芝麻开花节节
高”所传达的祝福，芝麻的生长过程，正是
一段不断向上、追求卓越的生命旅程。

从花开到凋谢，芝麻花的生命虽然短
暂，却精彩纷呈。

芝麻看似平凡，却在我国或世界各地
的饮食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无论是欧美的面点、中东的糖果，芝麻的

香醇无疑为这些美食增添了一抹不可复
制的风味。而在我国，芝麻更是一种深植
于日常的美味。从芝麻糊到各种凉（热）
拌菜，芝麻的香气与营养滋养和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人的心田。然而芝麻的魅力远
不止于此，近年来，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揭
示了芝麻中蕴含的抗衰老成分，让人们重
新审视芝麻的健康价值。

沙苑地区种植芝麻历史悠久，据史料
记载可追溯至汉代。

早在古代，人们就认识到沙苑地区的
自然条件对于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据
《史记》《汉书》等古典文献记载，西汉时
期，此地便开始了大规模农田开发，种植
包括芝麻在内的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
物。到了唐代，沙苑的农业经济进一步繁
荣，芝麻作为重要油料作物，已经成为当
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宋代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进
步和市场需求的增长，沙苑地区的芝麻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品种也得到了改良和发
展。明代嘉靖年间编撰的《大荔县志》中
就有详细记载，说明当时沙苑芝麻已经成
为地方特色产品，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明清两代，沙苑芝麻种植和贸易到了
鼎盛时期。不仅供应本省需求，还远销周
边省份甚至更远的地方。尤其在清代，沙
苑芝麻因品质上乘，曾作为贡品进献给宫
廷，由此可以看出其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
重要地位。

近现代以来，尽管经历了战争和社会
变革带来的冲击，但沙苑人民群众始终没
有放弃对芝麻种植的执着追求。新中国
成立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沙
苑芝麻产业得到了恢复和振兴。近些年
来，当地农户更采取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
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包括适时播种、合
理密植、精准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特别
是在灌溉方面，充分利用当地地下水资
源，结合滴灌等节水技术，既保障了芝麻
生长所需水分，又避免了过度灌溉导致的
土地盐碱化。随着现代农业科技的进步，
大荔沙苑地区的芝麻种植业正逐步向着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通
过引入新品种、新技术，不断提高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使古老的芝麻产业焕发出
新活力，成为代表地方特色农产品的一张
亮丽名片。

沙苑地区种植芝麻的历史是一部厚
重的农耕文明史，见证了中华民族勤劳智
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

今天，沙苑芝麻不仅是大荔县一张农
业名片，也成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升
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力量。 □秦川

沙苑芝麻

河川之间，无定悠悠。榆阳区上盐湾
镇碎金驿村地处无定河走廊210国道大路
口。正如陶渊明笔下“土地平旷，屋舍俨
然”，宛如世外之境。

“碎金”比喻精美简短的诗文。此二
字很容易将人的思绪引入唐诗宋词。“一
轮秋影转金波”“无定河边暮角声”，碎金
驿因地处无定河东岸，斜阳洒映河畔，金
波粼粼，岸边的砂砾在斜阳映照下亦如碎
金遍地而得名吧。

无定河谷，秦汉时辟为从咸阳通往九
原郡等地的驰道成为驿道，碎金驿应该
是其中一个缩影。历史上秦公子扶苏、
大将蒙恬，汉时“龙城飞将”李广，唐代郭
子仪，宋朝的沈括，都曾在这一带跃马横
戈、运筹帷幄。据记载，宋淳化三年（992
年），占据榆林西北地区与宋廷抗衡的党
项拓跋部物资匮乏，首领李继迁请求宋廷
解除陕北边禁，设立边市，得到宋廷的允
许。党项人以“马、牛、驼、羊、毛褐（毛织
品）之产”贸易，宋朝则以“金银、缯帛之
货，互通有无，各得其所”。993年，宋廷
又取消了不许党项人所产之青、白盐入境

的禁令，允许党项人在宋朝沿边以青、白
盐交换谷物。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党项拓跋部首领李德明请求宋廷在
陕北等地与其部交界处设“榷场”，得到
宋廷的允许后，在今上盐湾镇碎金驿村
等地相继设置榷场，进行贸易交往，时常
出现“商贩如织”的盛况。

碎金驿也是西口古驿站。我恍惚看
到村路上运送货物的马帮、驼队和山坡、
河畔上劳作的先民的脊梁与背影……

行走在碎金驿村里，一砖一瓦都透着
亲切而温暖的气息，整洁的村庄环境、焕
然一新的墙体立面跃然眼前。同行的陈
涛老师还特意推开一户人家院落门，院内
干净整洁，种满了花草，院落里门旁是水
冲式厕所，枝藤绕顶。

“村子确实是越来越漂亮了。”身旁的
村民说，一脸的喜悦。

村里这些变化得益于榆阳区整区推
进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得益于乡村
振兴的战略。

村子于 2019年 10月成立了碎金驿股
份经济合作社，建成村集体养牛场，2021

年，养牛场扩大规模，市级衔接资金投入
146.7万元，购入83头牛，目前养牛场存栏
164头。为了鼓励和支持村民发展产业，
养牛场还低价为村民提供优质种牛资源，
全村发展起零散养殖10多户。下一步，村
里计划建立有机肥生产基地，将人畜粪便
收集发酵进行利用，发展循环产业。

在村集体养牛场我们看到，圈舍宽敞
整洁，牛儿体格肥硕，正悠闲地吃着草料。

历史上无定河谷，水草肥美，牛马衔
尾。今天的碎金驿村，见证了农耕文明的
衰退，见证了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的兴
起。一个有着地老天荒的朴素、精致精美
的小村落正在无定河畔细细打磨，越来越
具魅力。

现在，碎金驿村人人都是保洁员，共
同维护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漫步在已结
出累累硕果的村庄，面上整洁、线上美丽、
点上成景、业态繁荣，无不可以看到乡村
整治的提升，无不可以看到乡村产业的提
升，也无不可以看到乡村建设的提升。

碎金驿就是一首精美简短的诗篇。
□王树强

碎金驿的“金”

高
桂
滋
公
馆
小
楼
。

大
夏
石
马
。


